我家本住松江滨  恍然一见融心神
——谈谈赵孟頫的《水村图》卷
汝悦来
2017年9月6日，《赵孟頫书画特展》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武英殿开幕，一时盛会，吸引了全球书画爱好者的注目。展品中有一卷《水村图》，即赵孟頫为客居吴江的钱重鼎所作。《分湖志》《分湖小识》也都记载了一处古迹，名“水村隐居”，就是陆行直为钱重鼎而营建，景致与《水村图》卷的画意相合，故址就在今分湖之滨。虽然旧闻依稀，古迹无存，但作为吴江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地方文化典故，仍值得钩沉、研究乃至借鉴。

一、赵孟頫与钱重鼎
元大德六年（1302年）十一月望日，赵孟頫在平江（今苏州）为通州（今南通）人钱重鼎画了一卷《水村图》。关于赵

孟頫的生平事迹这里当然不需赘述，他是我国元代最重要的文学家、书画家，历代研究者不乏专论，近现代以来，又有冼玉清《赵孟頫书画考》、王连起《赵孟頫书画论稿》等著作流传。然而，钱重鼎的声名远逊于赵氏，湮灭难考，检阅史料，目前仅有4处记载：其一，沈刚中《分湖志》卷二寓贤篇有小传；其二，柳树芳《分湖小志》卷三流寓篇有小传；其三，元代平江诗人袁易《静春堂诗集》中有《寄吴中诸友六首·其一钱德钧》诗；其四，《水村图卷》诸题跋的相关内容。综上资料，约略可以勾勒出钱氏的生平：钱重鼎，一作仲鼎，字德钧，通州人。在南宋末，钱氏曾以诗经发解（即应贡举合格，由所在州郡发遣解送至京参与礼部

会试）入仕。元兵渡江后，不复仕进，迁居平江，而后又客居吴江分湖陆行直家多年。
要考证钱重鼎的生卒年，可以参照陆行直的年龄。他们的科举经历相近：钱氏是南宋末的贡举，而陆氏则在元初推荐为翰林典籍，两人又是以朋友辈交往，所以他们的生年，不会悬殊。陆行直的生年在《分湖志》中有按语记载“至正九年（1349），记年七十七”，以江南人多用虚岁记年的惯例，可知其生于南宋咸淳九年（1273年），而钱氏的生年亦当与之仿佛。至于钱重鼎的卒年，目前只能推测，据至正七年（1347年）年二月廿日，徐关在跋《水村图》卷时所言“实之兄出示先大夫《水村图》，思之不觉慷慨，谩于卷末”云云，揣度上下文的意思，其中的“实之兄”应是赵孟頫的子侄辈人，否则不会有“先大夫《水村图》”的说法。可见此时《水村图》早已不在钱家，所以钱重鼎的卒年，应该更早于此。所以《分湖志》记载钱重鼎“元至正间，渡淮游吴至分湖”的说法，也有问题，依据上文的考证，可能是“元至元间”之误。

赵孟頫与钱重鼎是怎样相识相交的呢？根据现有史料的考证，应该和两位同在平江的中间人物有关，一位是袁易，另一位是姚式。

先谈袁易。袁易（1262-1306年）字通甫，平江长洲人，他力学而不求仕进，隐居于吴淞、具区之间。家里修筑了静春堂，聚书万卷，手自校雠，有《静春堂诗集》流传。袁氏很有诗才，品格也很孤高，赵孟頫“重静春袁先生之高节，作《袁安卧雪图》卷贻之，凡三题焉”（顾复《平生壮观》四卷），时在“大德七年（1303年）二月廿五日”，地点是“姑苏寓舍”（朱存理《珊瑚木难》卷三）。赵孟頫的这幅画里把袁易比作用卧雪的袁安，赞美之意不言而喻。

袁易与钱重鼎也是相识相契的好友，在他的《寄吴中诸友六首·其一钱德钧》一诗中，袁易记录了钱氏“风雨萧斋里”的清贫生活，敬仰钱氏“简编心力尽”的治学态度。钱重鼎也佩服袁易的才华，他在题袁氏《静春堂诗集序》（陆心源《穰梨馆过眼录》卷之七）时，有“李杜骨已朽，江湖名同流”的评语，又说“忆昔托未契，东城得追游……栎材自揣劣，藻思谁与俦”，两人之间的亲近状态，跃然纸上。赵孟頫为袁易所作《袁安卧雪图》卷上，钱重鼎也曾有“今年吴淞，雪复何如” （朱存理《铁纲珊瑚》画品二）的长题。由此可以断定：赵孟頫、袁易及钱重鼎在平江期间都有交往。

再谈姚式。姚式字子敬，号筠庵，吴兴人，与赵孟頫、牟应龙、萧子中、陈无逸、陈仲信、姚式、钱选并称“吴兴八俊”。他雅善书画，被高克恭推荐为校官，常客居平江。赵与姚既为同乡，又同列“八俊”，其熟稔自然可知。姚式与钱重鼎的交集也很多，如赵孟頫的《水村图》卷姚式曾先后两题；再如郁逢庆《郁氏书画题跋记》曾著录：大德七年（1303年）二月廿六日，姚式观《子昂小楷阴符经》于姑苏寓舍，并题。翌日，钱重鼎观于子顺书室，亦题。据以上两事，足见姚与钱的交谊。由此可知：赵孟頫、姚式与钱重鼎也必为朋友无疑。

赵孟頫向来不轻易为人作画，为什么能专门为钱重鼎画《水村图》呢？首先，从时空的角度讲，自大德三年（1299年）八月起，赵孟頫被元成宗委以集贤直学士、行江浙等处儒学提举，因公务之需常常往来江浙，所以经常有机会与友人们相聚平江。其次，从钱氏的品行讲，他有雅士的古趣，又具遗民的风骨，且富隐者的情操，种种行谊，皆为赵氏首肯，于是就有了《水村图》卷的创作。

二、《水村图》卷与“水村隐居”
赵孟頫《水村图》卷为纸本墨笔，纵24.9厘米，横120.5厘米。全卷右起是坡岸丛树、芦苇交枝，左望有汀渚浮于水上，又有疏柳杂树、篱落村舍、小桥渔舟、钓徒野罾隐然其中，远处两山连绵蜿蜒于湖上，一派江南景色。卷右上有小楷“水村图”三字，不知何人所题；卷左下为赵孟頫小楷款书：“大德六年十一月望日，为钱德钧作，子昂。”作画的地点是赵孟頫的平江客寓。钱重鼎得到《水村图》卷后，非常珍视与喜爱，立刻委付装裱。未及一月，装裱事竣，钱氏又带着装潢一新的《水村图》卷携往赵孟頫处请他观赏，赵氏惊异于钱氏对这卷画的宝爱，马上又在卷后作跋云：“后一月，德钧持此图见示，则已装成轴矣。一时信手涂抹，乃过辱珍重如此，极令人惭愧。”一个慷慨赠画，一个精心收藏，这样的交往，真不啻于子期、伯牙的知音之遇。翌年，钱重鼎写了一篇《水村图赋》，表达了“惘然忘其为图画”的心声。
山水画是我国传统绘画中的重要题材，名家画的山水，既能画出春夏秋冬、阴晴晦明、风雨雾雪等自然状态，又能用笔墨和颜色经营好画面构图，使观者获得小中见大，咫尺千里的感觉。《水村图》卷的尺幅虽然不大，但山、树、人、屋的比例非常恰当。虽然仅用了水墨，但平远法则的构图，能很好地表现出景深，天宽水阔，生机勃勃。难怪钱重鼎时时将《水村图》卷携于身边，每遇同道，辄欣然共赏，所谓“某水某丘藏䄂中，有时对客且舒卷”（束从大题跋）。钱氏对《水村图》卷研赏多年，慢慢就领悟到了画中的奥妙，他在《水村隐居记》中说：“林樾芘乎茅屋，略彴横乎荒湾，秋风鸿雁，夕阳纲罟，短櫂延缘，苇间不闻挐音” ……一卷江南水村的秋兴图，宛然在目。

在钱重鼎得到《水村图》卷的两三年之后，他就离开平江城，开始了在吴江分湖陆行直家的客居生活。陆行直是谁呢？他字季道，是唐代忠宣公陆宲的后裔、南宋儒学提举陆大猷的四子，工诗文、善书画。吴江陆氏定居分湖，可追溯至晚唐陆龟蒙（号甫里先生），到元初时已历两宋，久称吴江土著，所以陆行直也自称“甫里陆行直”。陆父大猷的家原来在分湖之滨，钱重鼎初客陆家时，应该就是住在那里。后来，陆行直另择分湖之东新建了别墅，延祐元年（1314年），陆行直其新的别墅旁边，为钱重鼎营建了隐居之所。为了让钱重鼎能“束书相随于分湖”，陆行直又在别墅东侧架屋于池上，这间水上居室就是“依绿轩”。延祐二年（1315年），钱氏撰写了《分湖隐居记》《依绿轩记》，述其风雅，现在两文都系于《水村图》卷之后，流传至今。依上文，考察《分湖志》“依绿轩”条目，所谓此轩建于“延祐三年”的说法有误，应该是建于延祐元年。

钱重鼎隐居分湖之初，临窗披图，忽觉《水村图》卷的画意，分湖西北的景致一样，所以就有了“景物处所宛然不异于今所居”的感叹，并惊异于“事固有不相期而相符，若是然者。”其实，赵孟頫作《水村图》卷之前，未必到过分湖，但是作为吴兴人，赵氏离家宦游，期间穿越太湖、往来笠泽也是寻常之事。赵孟頫作为书画大家，自然知道：南唐画家董元作《潇湘图》以来，以描绘江南山水为题材的作品，渐次增多。赵孟頫笔下的这幅江南水村画作，也深受董氏画风的影响。当代著名古书画鉴定家徐邦达先生评《水村图》卷时说：“画仿董元《潇湘图》一派，写江南水乡风景，笔墨平淡趣高，韵味独绝。”因此，赵氏《水村图》卷，实际上是自然的江南山水，在绘画上的一个典型形象。如果对照吴江分湖流域的具体风貌，可能有人提出：吴江自古少山，怎么解释《水村图》卷中的两座山？诚然，吴江自开平建县以来，唯有县域西北的吴山一角，分湖一带并无山。但是，我们中国的古人在写诗、作画乃至造园的时候，本来就有“借景”的说法。分湖流域，湖荡众多，北部又有吴淞江经流，目之所及，水天一色，空气能见度非常高，这种景象直至上世纪80年代依然如此。那时。汽车行驶在沪青平公路芦墟一段时，路的两侧都是湖荡，西北一望，远处的太湖诸峰尽在眼前，近处的村落渔舍也清晰可辨，所见和《水村图》卷的画面一无二致，而元代的时候，分湖一带水域更宽，眼中的蔽障更少，远山近水，纵目无极。所以，钱重鼎的友人郭麟孙在钱氏的隐居之所展阅《水村图》卷时，凭栏远眺，不禁感叹“如今不是画，真在水村中。”另一位没有留下姓名的朋友在题跋中，更为直抒胸臆：“道外尘俗飞不到，似移家住图画中” ……直到清代初年，秀水（今嘉兴）人朱彝尊在题跋《水村图》卷时，竟然脱口而出：“水村即今之分湖”，盖其深谙江浙风物之故也。

如果要考证钱重鼎隐居分湖的故事结局，目前并无相关史料记载，但是在钱重鼎身后，不知何时起，因为分湖士人仰慕赵孟頫、钱重鼎、陆行直的风流博雅，于是便将钱氏藏画隐居之处作为一处古迹保护了起来，名之曰“水村隐居”，且载入志书。现在去采访芦墟当地的老人，大都还记得这处古迹，说是就在芦墟来秀路的附近。
三、《水村图》卷题跋与后续

钱重鼎除了写过《水村图赋》以外，还撰写了《水村隐居记》和《依绿轩记》两篇文字来记述与此画相关的故事。同时，他又在朋友中广征题咏，一时间可以说围绕着《水村图》卷为中心，在吴江的文化史上，形成了一次较大的人文沉淀。幸运的是，在如今的《水村图》卷后面，依然保存着44位元代文人的51篇诗文，这在中国书画史上非常罕见。《水村图》卷作为一份研究元代吴江分湖流域人文交流的重要文献，堪称难得。
为《水村图》卷题跋的元代文人，大都与赵孟頫、钱重鼎、陆行直三人有关。细分有五类人：第一类，与赵孟頫相关者。除去赵孟頫本人外，有他的族兄弟赵孟籲、族子赵由儁、赵由祚，还有他的友人邓楀和姚式，这两个人不仅题了《水村图卷》，也题过赵氏名画《幼舆丘壑图》。吴郡人钱良佑，号“江村先生”，也在题跋者之中，他曾屡屡得赵孟頫的提携，官署儒学教谕。另外，赵氏后裔的一个朋友徐关也有重要题跋。第二类，与钱重鼎相关的友人、弟子、子侄。在钱氏友人中较为著名的是江西籍遗民词人罗志仁。明确里籍的友人有合肥束氏诸贤（束从大、束从周、束从虎、束南仲、束巽之、束复之、束同之）、吴兴人孙桂、东淮（今苏北）人俞日华、建安（今福建）人黄介翁。里籍待考的友人有顾天祥、顾资深父子，林宏、林宽（疑为兄弟）及干文传、汤弥昌、曹浚、赵峻声、无名氏一人。钱氏弟子有哲理野台（疑为少数民族）及王钧（真定人）两人。钱氏子侄一人，钱以道。第三类，与陆行直相关的陆氏族人，有陆祖允、陆祖宣、陆祖凯、陆承孙、陆继善五人。第四类，平江（今苏州）人氏，有诗人郭麟孙、江浙儒学副提举龚璛（高邮徙平江）及陆柱。第五类，吴江人氏，除上述陆行直族人外，还有黄肖翁、叶齐贤、朱梓瑞三人。其中叶齐贤自署“松陵叶齐贤”，当然是吴江人无疑。而黄肖翁诗中有“幽人心地本翛然，此境相谙七十年”句，朱梓瑞诗中有“家住吴淞江水西”句，所以都判断为吴江土著。

为什么有这么多人能为《水村图》卷题跋呢？首先，赵孟頫作为元代一流的文化人物，其本身具有强大的向心力；其次，钱重鼎的隐逸思想和遗民精神，在元代的江南文化群体中也被普遍认同，故而，以《水村图》卷题跋为形式，吴江汾湖出现了这一次高端的文化交流活动，并且随着赵孟頫这卷名画的流传，沉淀在了中国文化史中。同时，吴江分湖作为元代隐逸文化的一个符号，也将永不磨灭。

《水村图》卷在钱重鼎身后，可能入藏赵孟頫后裔处。明清时又先后由王世懋、李日华、程因可、年羹尧、张应甲、纳兰容若等人递藏，康熙时期归清宫内府，嗣后编入《石渠宝笈》。民国时，溥仪把《水村图》卷盗往东北，上世纪50年代在郑振铎、徐邦达努力下，重归故宫博物院。名画辗转四海，而赵孟頫、钱重鼎、陆行直的水村故事却永远属于吴江，因为有“水村隐居”这个古迹，让后人常常感发思古之幽情。

再谈谈《水村图》卷引出的后续故事吧。清初，有一位居住在分湖之南的嘉善人魏坤（字禹平）极其仰慕赵钱《水村图》的韵事。他先后邀李含渼、梅庚分别画了《水村第二图》《水村第三图》，一时名流俱为之题跋。据朱彝尊跋李含渼《水村图》记载，明末清初吴江文学家徐釚（1636-1708年）（号虹亭）也曾为魏坤画过《水村图》（一说徐釚所作即为《水村第二图》），在徐氏的《南州草堂集》卷十一有《题水村图》二绝，抄录如下：其一“舍南舍北响鱼叉，村柳阴浓静不哗。一曲鉴湖底用乞，烟波随处有生涯。”其二“邹枚董贾气凭陵，炼药烧丹苦未能。只爱蓬窗设渔具，滩头日日坐扳罾。”可以看出，身处在明清交替之际的徐釚，隐逸之情也尽在他的诗画中。到了清代中期，吴江词人郭麐（1767-1831年）（号灵芬馆主）继徐釚之后，画了《水村第四图》，《郭麐诗集》（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9月版）卷四有《自题水村第四图》四绝，抄录如下：其一，“茆屋依村别一支，屋边流水曲环之。先生笑问闲鸥鹭，与尔同盟能几时。”其二，“赖得先人有敝庐，阿奴碌碌莫如余。只消作个村夫子，放学闲来看打鱼。”其三，“图中风景尽堪传，只少遥遥一角山。家具扁舟侬自有，思量添著好眉弯。”其四，“钱魏当时有三册，我今第四写为图。人间到底家乡乐，若吃鱼羹何地无。”1916年，嘉善画家周芷畦又画了《水村第五图》，吴江诗人柳亚子为题五绝，其自注存留了不少相关的史料，很有价值，都收录在《磨剑室诗词集》上卷（磨剑室诗二集卷四），抄录如下：其一，“王孙墨妙洒云烟，恰似分湖一角天。便筑新居招隐士，高风南陆至今传。（赵子昂作《水村图》赠钱德钧后十四年，德钧客分湖陆季道家，季道为卜筑于其别墅之旁，景物处所，宛然与图中不异。见德钧所撰《水村隐居记》，南陆者季道家庵名。）”其二，“枫江渔父文章伯，自写新图付禹平。点缀湖山不岑寂，丹青重见李南溟。（徐虹亭、李南溟为魏禹平作水村第二、第三图。）”其三，“移家归棹总风流，（郭灵芬有《魏塘移家》《山阴归棹》两图。）湖海漂零未白头。一代风骚题咏遍，几人佳句似宜秋。（深闺未识诗人宅，昨夜分明梦水村，却与图中浑不似，万梅花树一柴门。汪宜秋女士题灵芬《水村第四图》句也。灵芬因更作《万梅花树一柴门》图。）”其四，“梦鸥小阁已成尘，第六村居静掩门。输与君家夸好事，直将衣钵接灵芬。”（芦墟梦鸥阁主许作溪，<铨>有《水村第五图》，未征题咏，故知者甚鲜。莘塔凌敏之<宝树>著《水村第六居》集，则并未绘图也。）”其五，“争墩故事有还无，分北分南只一湖。我亦廿年称旧隐，会须重绘水村图。”
抚今追昔，真是说不完的《水村图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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